
村名：绥中县荒地镇东荒地村
人口：2618人
特色产业：花生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
村名由来：明朝崇祯末年，有刘姓人家从

山东蓬莱来此地落户，开荒种地，并相继建立
三个村，该村居东故称东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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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地名打灯谜

在辽宁1.6万个村级以上行政区里，共有44个以“荒地”命名的
地名。葫芦岛市绥中县的荒地镇是唯一一个以“荒地”命名的乡镇
级地名，它下辖荒地社区、东荒地村和西荒地村。

看着这四个不同级别的带有“荒地”字样的地名，我眼前浮现

出了荒无人烟、杂草丛生的画面，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人在这里拓
土开荒、挑水推犁的过往。来到荒地镇，走进两个荒地村，所见
与所想截然不同，有的不再是地里不打粮的心慌，而是亩产千斤的
心不慌。

荒

地

村

科
技
为
犁

荒
土
生
金
本
报
记
者

张

颖

村名：绥中县荒地镇西荒地村
人口：1726人
特色产业：花生、苹果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
村名由来：明朝崇祯末年，有刘姓人家从

山东蓬莱来此地落户，开荒种地，并相继建立
三个村，该村居西故称西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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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情档案

收成好，日子就好了

西荒地村位于荒地镇西北部，地理位置
上与东荒地村相对，地势属丘陵地带，村周围
山多、水多、坡多，能开垦耕地面积有限。西荒
地村的自然条件相对差些，2020年刚刚脱贫。

2021年12月16日，记者走在通往西荒
地村的蜿蜒小路上，沿途是一片片金黄的田
地，偶有几个村民蹲在地里刨没来得及收的
花生。在西荒地村村部门前正晾着几垄还
没晒干的花生。

西荒地村党支部书记高晓东说，西荒地
村原来是一片荒废未开垦的土地，杂草丛
生，成规模开荒始于清顺治八年（1651 年）

“招民垦田令”下达后，山东、山西、河南等地
的农民纷纷涌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工具，在这片漫山荒草地落户扎根。

西荒地村地名最早一次出现在《绥中县
志》中，是在1928年绥中县区村的一次调整
中，将原来辖属的8个旧区改成8个新区，原
145个主村并为70个村。西荒地村属于三
区的沙河站。

老一辈人所说的“荒地”更多意味着开
荒种地。一辈辈人辛勤劳作使耕地面积一
点点扩大、作物产量一点点增多。高晓东
说，西荒地村478户全都种花生，因为这里
的丘陵地势和沙土土质适合种花生，也算是
因地制宜。靠种地和出去打工，村里 1726
口人年均收入1.8万元左右。

日子是一点点变好的。高晓东小时候
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受过穷，挨过饿，每天放
学就去地里刨草根、拢柴火。家里穷，买不
起书包，用一块毛巾裹着课本就去上学了。

“带的口粮只有地瓜，就着凉水就吃了，哪像
现在的孩子们学校有食堂，顿顿都有肉，学
校的配餐讲究的是荤素搭配和营养均衡。”
高晓东说。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吃的不再是热水
煮的糊糊了，高晓东觉得幸福来得太快了。
逢年过节能吃上饺子，平时能吃上玉米饼
子，这是属于他的幸福。

惬意的农闲生活

西荒地村村民闫志忠这季农闲过得很

悠闲。他掏出手机给记者展示他在快手平
台上发布的小视频，视频中他身穿红袍，头
戴高帽，一个古装扮相，随着欢快的背景音
乐，身体有节奏地摆动。

闫志忠说：“生活好了，每天就想着怎么
乐和。”去年他把自家12亩地中的6亩流转
出去，包给大户去种植和经营，自己收取租
金。剩下的土地他种了苹果和玉米，去年收
成还不错，他估算着能有3万多元的收入，
吃穿都够用了。

73 岁的闫志忠也是从苦日子里过来
的，家里兄弟 6 个，在村里属于困难户。
吃不饱饭是常态，好不容易考到荒地镇里
上中学，家里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他
身上。

闫志忠说，上中学的时候母亲给他做了
一双新布鞋，他舍不得穿，上学路上就光着
脚走，快到学校的时候再把鞋穿上，这样省
鞋。毕业后去当兵，退役后四处去打工，就
为了把家里的日子过好。靠着自己的努力
打拼，日子真的一点点变好了，家里的泥土
房变成了现在的砖瓦房，去年翻修新房，还
在外面粘上了好看的瓷砖。

没事儿的时候闫志忠喜欢站在院子里，
用欣赏的眼光像看一件艺术品一样，看着盖
起来的六间平房，那是从祖辈开始，从开荒
到扎根的见证。

“叮——”手机收到一声提示音，闫志忠
滑开手机看到有网友在他刚发布的小视频
下点赞了。他快手账号的粉丝数已达4400
多人了，网友在下面给他点赞，留言全都是
对他鼓励的话。

闫志忠的手机里还有 150 多条没剪辑
好的小视频等待发布，他要修改到自己满
意为止。听说最近抖音有个很火的“张同
学”，他还跑去关注了一下。他说，农民制作
的东西都是最接地气的，展现的也是农村生
活中最淳朴和真实的一面，大家喜欢看就更
要把作品做得精致些。

外来户盖了五间房

西荒地村村民孙长文原是个外来户，家
里16亩地一半用来种花生，其余的种苹果
和玉米，现在一年的毛收入能有4万多元。

孙长文说：“我5岁来到西荒地村，家里
没有房，一家人在村里到处租房住，那时候
最大的心愿是不再搬家，有自己的房子。”
1986年，孙长文开始盖自家的新房，一盖就
是五间，特别宽敞明亮，这是做梦都想不到
的事情。

孙长文说，他住在西荒地村后火石屯居
民组，光听这个名字就能想象得到那里的地
貌。老一辈人在这儿开荒的时候，地里石头
很多，条件特别艰苦。别人开荒刨的是荒
土、荒草，他们还要刨石头。西荒地村村民
高维海也告诉记者，西荒地村地里沙子多，
原来村里的耕地面积只有很小一块，旁边杂
草丛生，但是从他爷爷那辈人开始，他们就
不怕苦、不怕累，靠开荒维持生活。

在农村，耕种土地是维系整个家族生存
的主要手段，老一辈人开荒来到这里，没有
被恶劣的自然环境吓倒，他们靠着对土地的
深深依赖在这里扎根、繁衍。

村民高维海说，现在农民的日子好过
了，耕地周围打了好几口水井，浇水灌溉都
是机械化。原来可不是这样的，遇到天旱，
他和父亲挑着扁担一桶一桶地往地里浇水，
磨得肩膀都破了皮。

近年来，荒地镇政府重视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为解决西荒地村的山地灌溉问题，
打造引水上山工程，维修井房，挖建机电
井，当地2000 亩山地灌溉问题得到了有效
解决。

“现在家里的 10 亩地都是靠老一辈一
点点开荒开出来的，农民靠地吃饭，土地面
积大了，收成就多了，日子也就更好了。”高
维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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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圈荒地”的传说

东荒地村是绥中县荒地镇人民政府所在
地，采访当天正赶上荒地镇大集，周边的王
宝、网户、沙河、塔山、小庄子等地的村民都来
凑热闹。东荒地村村干部刘勇说，这个大集
打从自己记事的时候就有了，原来7天赶一次
集，现在是3天一次。集市的规模在葫芦岛地
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号称“关外第一集”。

刘勇说，荒地镇和东荒地村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明朝崇祯末年。据荒地镇年鉴记载，
荒地镇原来是一片荒草甸子，地势洼平，明
朝崇祯末年，有刘姓人家从山东蓬莱来此地
落户，开荒种地，并相继建立三个村，该村居
东故称东荒地。

还有一种说法是“荒地”二字来自“跑马
圈荒地”的传说。刘勇说，当年清乾隆皇帝
东巡祭祖，返程时路过绥中，微服私访探访
民情时与下属走散了，乾隆被冻得生了病，
后被东荒地村一个叫刘文采的村民收留，病
好后的乾隆为答谢这户人家，让刘文采骑着
快马，用一炷香的时间横穿一块地，能跑多
大就给他多少地，后来这里也成为乾隆养马
的地方。

这段传说在史料记载得不是很翔实，但
刘勇记得村里原来有个拴马桩，老人们都说
与这个故事有关。老人们还说最开始人们
把这里叫作“皇帝”，后谐音叫成“荒地”。

没有史料记载的传说难辨真伪，但刘勇
记得东荒地村的住户原来都姓刘。随着投
奔老刘家的亲戚越来越多，才有了别的姓氏
人家，而“刘”姓仍是村里的大姓。

科学种田产量越来越高

荒地镇界内大部分都是平原，长滩河、
猫眼河、叶家坟河穿镇而过，狗河是网户满
族乡和荒地镇的界河，东荒地村也处于平原
上，猫眼河流经此处，依山傍水，祖先们落户
开荒时都会选择这样的地方落脚。

金德富一辈子没有离开过东荒地村，今
年80岁的他曾在村里担任了15年的党支部
书记，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亲眼见证了上
一辈人开荒种地、汗水重重地砸进土里、一年
到头也难见产量的困难时期。他又觉得自己
很幸运，赶上了亩产1000斤的好时代。

走进东荒地村，袅袅炊烟在村与山之间
弥漫，蜿蜒的小路上错落有致地点缀着一个
个白墙灰瓦的现代民居。村口的第二户人
家就是金德富家，七间平房，看上去挺气派。

金德富说：“小时候的苦和现在的甜对
比鲜明。”他回忆起小时候与父亲一起种田
时的日子，边说边摇头：“那时候太苦太难
了，现在的孩子们难以想象。”左手代表过
去，右手代表现在，金德富把两手相对寓意
着今昔对比。他说，现在家家户户的亩产量
都能达千斤左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亩产才
三四百斤。现在大伙儿种田都是科学种植，
每垄插多少棵苗，垄间距是多少，都有科学
的数据，原来可不是这样的。“老一辈人不懂
科学种田，靠的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经
验，父亲那辈种植习惯还是稀植，我们把它
叫作‘稀不扔’，就是玉米混杂着大豆一起
种，两棵玉米苗之间的间隔一米以上，中间
夹着种三两棵大豆苗。”

靠天吃饭的农民最怕遇见大旱，若是遇
到老天不下雨，以前只能靠车拉、人担，挑水
浇田。金德富记得村里有一口用石块垒砌
的老井，村里人吃饭、种田都靠它。人们在
井口安上一个轱辘靠手摇取水，再挑到地里
给庄稼浇水，后来还用过牲口拉着水车浇
地，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才用电动水泵浇地。

“现在浇地都是机械化，沿着耕地设几
口机电井，就近就能灌溉庄稼，不用扁担挑
水了。除此之外，镇里这些年还修了好几个
水库，不管遇上啥光景，都不愁庄稼喝不饱
水了。”金德富自豪地说。

土地带给农民安全感，他们对土地有着

特殊的情节。在东荒地村采访，虽然正值冬
闲，但是记者看到的一双双扎根于泥土的双
手的指甲缝里仍嵌着泥土，那是他们以土地
为生的证明。

房子越住越宽敞

荒地镇土质以沙土地为主，这样的土地
并不适合种粮食，在没有科学指导种田的年
代，老一辈人倔强地将本不适宜种在这里的
禾苗插进土里，盼着年底能有个好收成，却
总也想不明白为啥这里就是不产粮。

刘勇说，小时候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主要
是地瓜、玉米面饼和高粱米，高粱米都得算
细粮。68岁的东荒地村村民王玉彬告诉记
者，他小时候连玉米面都吃不上，经常挨饿。

王玉彬家里有6亩地，以前主要种玉米，
后来农业专家对土地进行了评估，说这里更
适合种花生，于是村民开始种花生。“花生产
量高，质量好，商贩都愿意收。”花生种植是
荒地镇的一项农业主导产业，如今荒地镇的
花生种植已经形成了规模种植、科学管理、
机械采收、集中销售的一条龙生产模式。

一条龙的生产模式让种植花生的农户
尝到了甜头，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王
玉彬说，实行土地流转以后，兴城来的种植
大户承包了村里的一部分土地，他家的土地
就包了出去，把土地租出去，收的租金比一
年种地的收入还要高。闲下来的时间出去
打打零工，这样一年就是两份收入。

手里有了钱最先改善的就是住房。刘
勇说，这些年村民手头宽裕了，年年都有人
家翻盖新房。站在村口一看，清一色的北京
式平房，看着就很气派。

以前住房啥条件？金德富回忆起他小
时候住的是土房，有些人家住的是草房，还
有些人家住的是石头房。最难熬的是雨季，
为了防止雨水冲刷，老人们就把高粱挠子刷
在墙外，房顶上还要抹点碱土。那时房子的
门窗也很简陋，窗户是用纸糊的，屋里阴暗潮
湿，遇到下大雨总有人家墙倒屋塌。

上世纪 70 年代，村里住偏房的人家也
少了，窗户也不是纸糊的了，家家换上了大
块的玻璃窗。80 年代，村里出现了成排连
脊的住房，还有了前后院，盖房用的材料以
砖、水泥、砂石和钢筋为主。讲究的人家屋
里分出了厨房、寝室、客厅和仓房。

金德富说，以前从来不敢想一亩地的
产值能有这么高，现在吃穿不愁，有暖气、
暖风取暖，“生活变好
了是因为赶上了
好时代，只要你
认 干 ，就 能
吃 饱 饭 ，生
活 就 没 问
题 ，懒 了 肯
定不行。”

“慕名”而至 随机采访

西荒地村村民正在修剪果树。
图片由村民提供


